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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

他知道自己惹了个大麻烦熏
尽管他的出发点是善意的熏
但扒光一名闺女的衣物，

怎么说都有点过分 援
他都预料到她定会要求他负责的熏
可这落难闺女，不但想“以身相许”，

还要他为凤氏一族效忠！

本来这两个要求他都可以爽快地答应，

错就错在这闺女是他亲亲表哥属意的正妃人选！

不管如何抉择，

他都注定沦陷在愁惨的地狱里⋯⋯



一校：

二校：

打分：

政治：

色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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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“我们能赢吗？”

男子的声音有一种使人静定下来的安稳力量。当

那张威武俊美的容颜抬向天际，一轮近乎圆满的明月

高挂枝叶茂密的树枝头，皎洁的光辉照出结满露珠的

翠绿叶面，以及同样湿润的拂晓的草地。

他等了许久，都没有等到同伴的回应，眼光自遥

远的地平线出现的烟蓝般晨雾，漫移回双臂抱胸、倚

靠在约三人才能合抱的树干上的高大男子，对他噙在

嘴角的懒洋洋笑意扬了扬眉。

“为什么不说呢？”他再次询问。

“你心里早有答案。”醇厚悦耳的嗓音给人一种充

满自信的感觉，一双深沉多智的黑眸意味深长地回视

他。

男子朗声笑了起来。

“晓星，你总是了解我。”

“这点不晓得是好是坏？”虞晓星摸了摸鼻头，斜

飞入鬓的浓眉挑了挑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同伴。

“我觉得是桩好事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晓星失笑，胸臆间涌起一阵温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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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睛湿濡了起来。一双如拂晓清晨最后那道星光的黑

眸，燃烧起热烈的火焰。

但他很快克制住心里的激动，倚在树干上的修长

身躯挺了挺，放下环抱在胸的健臂，表情变得正经严

肃。

“季抒，其实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。任何事都会

有万一，所以我们总会预备第二套计划。”

“嗯。”季抒牵起嘴角，漾出一抹友爱的笑，“计划

周详是我们这支精英部队的特色。大家都以为那是我

的主张，却不晓得做这些计划的人是你。”

“是谁都无所谓，最要紧的是计划有用，每次出击

都能赢。”晓星面无表情地道。

“晓星，我是为你抱屈。大家都不知道———”干涩

的笑声打断了季抒激动的陈述，只见那张方正俊逸的

脸容如电般闪过隐藏极深、惟有季抒才能了解的悲痛，

惯于嘲弄的嘴角微扬。

“这样我反而比较安全。”他话音空洞地道，避开

季抒关切的眼神。

“晓星，何必如此？即使让别人知悉你的才能，我

也会保护你，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晓星以一个自嘲的笑掩饰内心复杂的

情绪。

“我只是受够了，不愿再卷入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

中。其实这样最好了，一个流连花丛的浪荡子，对任

何人都没有威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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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季抒还想再说什么，他接着又道：“季抒，从小

咱们俩的情谊最好。你从不嫌弃我庶出的身份，对我

多有维护，这点我一直是感激的。”

“你说的是什么话！不管你是庶出还是嫡出，都是

我表弟！”

“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。”他意兴萧索地道。

“至少父亲和母亲，还有艾，同我一样当你是最亲

的人。”

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才留下来帮忙呀！

晓星丢给季抒一个哀怨的眼神。

若不是念在这段情分上，他早可以海阔天空地任

他翱翔了！

季抒显然也知道这点，他笑了笑，没有再就这话

题继续讨论。如同晓星对他的了解，他对晓星的想法

也是一清二楚。

如果他像晓星一样，自幼聪慧冠于众兄弟，倍受

祖父与父亲喜爱，却同时因为庶出的身份，受到其他

兄弟的排挤，尤其被嫡长兄视为眼中钉，无时不处在

尔虞我诈、随时都会送命的权力争夺战中，他不晓得

自己是不是能同晓星一般有足够的智慧，不惜丑化自

己，让对他有敌意的众兄弟放下戒心，而不选择迷失

在仇恨与权力纠葛的迷障中。

季抒不得不汗颜地承认，他未必能做到晓星这样

的地步，那样太委屈自己了。

他摇了摇头，决定不再想下去，将话题转到当前

·３·岳 盈



的正事上。

“晓星，虽然我也觉得凤朝阳此计甚妙，但问题

是，这计划的主导权有大半都掌握在敌方手中。”

“凤朝阳对人性的黑暗面看得极为透彻。即使狡猾

如寒浇，他也能看穿他早不耐烦只当名城主，觊觎着

他父亲寒促的位子，而以凤族精良的兵器，进一步挑

弄起他的野心。同样的道理，我用在寒绩身上也很有

效。他，一得知寒浇背着他和凤族交易，便心生疑虑。

虽然他一向椎寒浇的马首是瞻，不表示他就没有野心，

我一透露交易的时间地点，他立刻暗中集结人马，偷

偷开往目标点。这些都是我已经确定的，你现在只要

耐心布局，等他们狗咬狗，咬得一嘴毛时，再趁火打

劫就行了。”

“咦，打劫这种事不是该草上飞做的吗？”

季抒的打趣令晓星失笑。

“依我看，美男计要比美人计有效多了。”季抒不

改幽默的口吻，“草上飞三言两语，就把寒萨的女儿哄

得团团转，将寒萨耍在掌心里玩。”

“我只是看穿寒眉急于在她父亲面前建功邀宠而

已。”晓星的语气是苦涩的，“寒萨虽然有许多子嗣，可

惜不怎么成材。

寒眉虽为女子之身，但一身的武艺与聪慧不让须

眉，一直都颇受寒萨重视。但即便如此，对她而言仍

是不够的。越能干的人，便越容易流于自负，寒眉也

是如此。她以女子的身份掩饰她的野心，让父兄疏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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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范，暗地里却步步为营地扩张她的势力，等待良机。

当她在偶然的情况下⋯⋯”

“偶然？”季抒扬了扬眉。

晓星不置可否地扯了扯嘴角：“的确是偶然。草上

飞并没有计划到两人的会面，他只是把握住老天赐予

的机会罢了。如果不是寒眉对草上飞印象深刻，想借

用他的特殊才能，草上飞也无法适时提供他在偶然的

机会下，从过邑城听到的这个大秘密。”

“又是偶然。”季抒轻叹一声，“草上飞真是个幸运

的家伙，夜里做买卖时，还可以顺便打听到军情，拿

这个来讨好佳人。我猜寒眉一定在感动之余，对他推

心置腹吧。”

晓星的眼里浮上令人看不透的阴暗情绪，浓密有

致的漆黑眉宇微朝中心点蹙起。

“草上飞并没有欺骗她。”他像是在说服自己。“他

提供的消息再正确不过了。寒眉知道过邑与凤族的兵

器交易之后，迫不及待地禀报寒萨，并建议伺机掠夺

这批兵器。寒萨虽然接纳她的提议，但没有如她所愿

的派她领兵上场，反而派长子率领士兵潜伏到交易地

点。”

“这对我们反而有利。”

“没错。”晓星嘲弄地一笑，“寒冀这人好大喜功，

行事又鲁莽，虽有几分愚勇，对我们而言，却反不如

心思缜密的寒眉那样具威胁性。寒萨舍寒眉而改派他

来，无疑是帮了我们个大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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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么说，我们还该感谢寒萨没有识人之明。”
季抒逸出一声轻笑。

“战场上的事本来就是这样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寒

萨未能知人善任，只有尝到失败的苦果。”

“听了你这番话后，我终于发现自己也有优点了。”

“哦？”晓星好笑地看着表哥，对他突然的“谦虚”

感到有趣。

季抒的优秀一向有目共睹，他岂止一点优点。依

他看，手指和脚趾加起来都不够数呢！

“因为我有识人之明。”季抒一本正经地道，“只要

全权委托给某人，即使躺着上战场也能大获全胜。”

知道表哥拐弯抹角在赞美他，晓星百感交集。他

以戏谑的语调掩饰内心的感动：“你想得美！躺着上战

场的人一向是我，可轮不到你这样清心省事！”

“哎，就不能换我轮一回吗？”季抒熠熠生辉的眼

眸里有抹希冀。

晓星立刻趾高气扬地道：“你还是好好做你英明神

武的王子吧！浪子的形象不适合你。”

季抒闻言朗笑起来，晓星也被他的好心情感染，

嘴角频往上扬。

在笑声中，天际的明月和晓星逐渐在灿亮的晨光

里消失，但季抒眼里永远有他表弟虞晓星。那双平和

正直的眼眸里，充满对他的友爱。

他走到表弟身边，伸手往晓星宽阔健实的肩膀拍

了一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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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要小心。”他像往常一样，对晓星的冒险行动

感到一丝忧虑。

“放心。”晓星淡然一笑，回应他的关心，“我的竹

哨声会在最适当的时机响起，到时候你只要率军出击，

便可以将寒家的两路人马打得落花流水。”

说完正经事，他突然朝表哥季抒挤眉弄眼地开起

玩笑：“你猜，来跟过邑接头的凤族公主会不会有她兄

长凤朝阳一半的漂亮？伯靡有意撮合你俩的婚事，我

看你有福了。”

季抒对他的取笑，好脾气地扬了扬眉。

“希望这位凤族公主真能看上我就好。”他一双深

炯的眼眸打趣地停留在晓星身上，夸张地重重叹了一

声，摆出愁眉不展的模样，“只要她不被草上飞的魅力

及你虞晓星的浪荡模样迷惑，相信我是有机会的。”

晓星的回应是像听了个天大的笑话般朗声大笑，

悦耳的男性笑声响亮地回荡在晨曦中，散入天际。

? ? ?

这是个没有月光的夜晚，浓厚的灰云集结在过邑

城上空，沿着蜿蜒向东北方的大河推移。锯齿状的电

光在密布乌云的天空忽左忽右，忽明忽灭，隆隆的雷

鸣应和着怒号的风声，交织成令人不安的诡异声响。

寒未抬首望天，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蹙起浓眉。

他是在黄昏时候，带领一干随从分别从水路及陆

路抵达大河畔的约定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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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离和凤族约定的时间还早，他审慎地派人在周

围警戒，然而这样的天气，纵然是善战的将军也束手

无策。

什么时候才是月到中天？

他的眼光从漆黑中难以窥见半丝云影月光的天际，

移向五百步之外被狂风吹得沙沙作响、有着狰狞阴影

的树林，最后落回河畔遇风低头的芦苇丛，沮丧地喃

喃咒骂；但咒骂声一出口就被风雷声吞噬，成了连自

己都听不清楚的咕哝。

凤朝阳说，他的人会在月到中天时跟他接头，但

他从黄昏等到现在，附近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凤族的

人是不是真的会来呢？一股深沉的怀疑占领着他的心

头。

尤其在这般阴森可怖的天气里，为了隐藏形迹，

还不能点燃火炬照明———实就算点上了也无济于事，

在这般狂猛的风势下，没有一支火炬可以幸存。

寒未清楚明白，黑暗不但能加深人心的不安，连

畜生也躁动起来。凤朝阳要求的一百头牛和一百头羊

在岸边的草原不安地低鸣，仿佛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

感到惊惧。而交易条件中的二十艘船，也在汹涌的河

水里剧烈晃动，像是随时都会在恶浪下颠覆。

他再度逸出诅咒，对凤朝阳什么日子不拣，却拣

这种浓云密布、暴风雨随时都会来袭的夜晚交易感到

不悦。而约定双方人马在月到中天时碰头，这会儿他

连丝月光都没瞧见，怎么晓得什么时候月亮会走到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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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的正中央？

他感到自己仅剩的最后一丝耐心也告用尽，烦躁

地将目光投向凤朝阳派来协助他与凤族接头的手下。

“大鹰！”在震耳欲袭的雷鸣和风声下，他连自己

的声音都听不见，还真没把握对方会听见呢。

然而那名叫大鹰的凤族男子，高大的健躯还是利

落地转向他。在漆黑的夜色下，他黝黑的脸容几乎融

入夜色中，寒未穷尽目力也难窥清他脸上的表情。

他朝他走过去，双手圈在嘴边，几乎是使尽吃奶

的力气，才勉强听到自己的声音盖过自四面八方而来

的风雷喧哗。

“你的族人到底什么时候会到？暴风雨快来了！”

“嘘！”大鹰伸指放在唇上，示意他噤声。

有必要吗？风雷交织的声响大过他说话的声音，

大鹰居然还叫他不要作声？！

寒未正觉得莫名其妙，大鹰偏又做出让他更加一

头雾水的举动。只见他突然趴伏在茂密的草地上，将

耳朵贴伏地面，像是在倾听什么，害他也紧张地竖起

耳朵。

但除了隆隆的雷响、风刮过树木与草叶的沙沙声、

牛羊不安的低鸣外，他穷极耳力仍是什么都没听到。

“来了！”大鹰低沉的嗓音在风里有力地传进寒未

耳里。后者茫然地回瞪他，像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

“我的族人来了。”大鹰简单地补述。黑夜中，寒

未但见镶嵌在他眼窝的两只眼珠，像星光般闪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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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族人的眼睛真是漂亮！大鹰的主人凤朝阳的眼

睛尤其美丽，怪不得会把过邑城的大小美女迷得晕头

转向，寒未感叹着，跟随大鹰的视线方向往东方的树

林瞧去。最初，他只看见夜色里像有无数头野兽在张

牙舞爪的狰狞树影，直到看见一丁点模糊的白光突破

黑暗的阴影，稳定地朝他们推进。

不劳在前方警戒的属下通报，他也知道是有人来

了。

既然大鹰肯定是凤族的人，寒未为这趟任务紧绷

了一整天的情绪总算可以放松下来。他暗暗地喘了口

大气，盘算着和凤族人完成交易后，兼程赶回过邑需

要花多少时间。

在天亮前应该可以进城吧，他忖测着。而一等他

向父亲大人邀功之后，他就要摸到流云那里抱她，作

为自己辛苦了一整天的奖赏。

想到美丽的流云，他骨头都酥了。她真是难得的

尤物呀，对他极尽妖娆地曲意承欢。抱她时，他可以

连过邑城最引人垂涎的大美人艾蝶都暂时抛到脑后。

正当寒未站在夜风里大做春梦时，那模糊的白光

已从夜的森林赶出，光亮越来越清晰。一阵健马急驰

而来的蹄声远远传来，穿透风雷交织的声响传进他耳

里。

他赶紧集中视力往前看，约有百人规模的马队很

快来到他率领的队伍前，身手矫健地做出勒马动作。

而奇的是，百来匹马儿居然整齐有序、训练有素的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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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。寒未心里暗暗喝彩，注意到禁队骑士并没有拿火

把之类的照明物，但人人胸前都垂吊着一颗发出淡淡

光辉、足以照明的明珠。正当他惊异不定时，大鹰已

朝马队为首者走了过去。

为首的骑士和同伴一样，穿着深色的骑装，同色

的布巾覆住头脸。虽然只露出了一双眼睛，但那挺立

在马上的英姿，却显露出无与伦比的高贵神态，吸引

众人的目光。只见那人低下身跟大鹰交谈，没多久，

一双比在最晴朗的夜空中所能看到最亮的一颗星子还

要明亮的眸子朝寒未照来，他顿时有种被闪电击中的

感觉，怔在当场，无法转移眼光。

为首者向同伴示意，利落地从马上翻落，身姿之

美妙有如鹰扬雁落，说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。虽然后

来跟着下马的骑士姿势也很轻盈敏捷，但寒未总觉得

没有为首者那样利落漂亮。

为首者率领手下跟着大鹰向他走近，寒未赶紧迎

上去。

“是凤族的朋友吗？”他像被摄了心魂般，无法移

开紧盯着对方那双美丽瞳眸的视线。

“是过邑的朋友吗？”对方含带笑意的娇柔嗓音，

出乎寒未意料。他万万想不到，带领凤族人跟他接头

的竟是一名女子，而且听声音，还是位妙龄少女。

禁不住胸臆间莫名燃烧的热意，寒未的心在狂跳，

眼光兴奋地逡巡着眼前只比他略矮三指宽高度的女子。

只是他有些失望地发现，想从那身深色骑装窥出她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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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化的曲线根本是妄想。

“我是过邑城的寒未，奉家父之命，来此与凤族的

朋友交易。”他有些意兴阑珊地道。

“嗯。”她轻应了一声，嗓音娇柔悦耳，即使尖锐

呼啸的夜风和闷声大作的雷鸣，也无法阻绝她动人的

声音传进寒未耳内。

真希望她人如其声呀！他忍不住痴想着。

老天爷像是听见了他的心声，凤族骑士的首领伸

手拿下覆住头脸的巾子，露出令人赞叹的绝色容颜。

寒未看痴看傻看呆了。

他一直觉得凤朝阳那张浅笑轻浮无一不美，似朝

阳般光灿的绝美脸蛋长在男人身上实在是暴殄天物，

及至见到前来跟他接头的美女，他不禁赞叹起造物主

的巧思。

相似的美丽，展现出来的却是浑然相异的绝色。

如果说凤朝阳灿烂如阳刚的旭日，这名女子的美丽，

便婉约如皎亮圆满的明月。看着她，他仿佛看见女性

的凤朝阳，只是她更为美艳动人。

“我是凤仪月。”美女轻启丹唇，幽然开口，明灿

的眸光英气逼人地直射向他，令寒未自惭形秽，“家兄

凤朝阳。”

“原来是凤族公主，怪不得跟凤少族长如此相似。”

他眼中溅射出一抹恍然。

“这样是好是坏呢？”她微扬的丹唇流泻出些点淘

气，增添了她的艳色，也更让寒未色授魂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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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然是好啦！”他快速地道，“早知道凤少族长有

这样美丽的妹子，我早要求他引见了！”

“我们现在见面也不迟呀。”她抛给他一个天真明

媚的浅笑，在将他迷得心荡神驰之际，如花的娇颜却

收敛成正经严肃。

“大鹰告诉我，寒少城主已带齐家兄要求的货物等

待我们来，凤仪月也幸不辱命，带了过邑城主想要的

十车兵器。”

寒未听她喊他少城主，心里先是一阵高兴；虽然

过邑的少城主不只他一个，但被她轻灵悦耳的嗓音这

么一喊，他颇有种自己是父亲惟一继承人的飘飘然之

感。

但他可没开心得忘了正事，他眼光追随凤仪月手

指的方向，看见被马队护卫在中间的十辆车。他眼光

一亮，猜测那便是过邑与凤族交易的兵器了。

“请少城主派人验货。”凤仪月温言笑道。

“请带路。”寒未不客气地说。

不是他不信任眼前的美女，而是兹事体大，他自

然要小心为上。

在以眼神向凤仪月致上歉意之后，寒未在她毫不

显芥蒂的引导下，率领手下来到车前。

凤仪月命令部众协助寒未检查这批兵器的精良度。

果然，无论是箭矢刀枪，或是护甲盾牌，皆是一时之

选。寒未兴奋得合不拢嘴，深知这趟任务之后，父亲

寒浇将更看重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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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凤族要求的货，寒未悉数带来。公主要不要派人

检视一下？”他礼尚往来地建议。

“好呀。”凤仪月大方地回答，让手下去验收寒未

带来的货。

“公主愿意和寒未到过邑见令兄吗？寒未一定会善

尽地主之谊，好好招待公主。”

凤仪月似笑非笑地睨了他一眼，那一眼的风情足

以把寒未迷得七荤八素。他是真心希望这位美女能跟

他回到过邑，好让他有进一步追求她的机会。

“寒少城主盛情，仪月心领了。”她温和地回答，

“只是仪月还得将家兄交代的这批货带回家乡，就不打

扰寒少城主了。”

寒未一听，失望不已。想到与凤仪月一别，不晓

得何时还能再见面，一股怅然盘踞在他胸怀，令他若

有所失。

凤族人在极短的时间内点好货物，凤仪月将十车

的兵器交给寒未，命令部分手下取代过邑的士兵上船

操舟，其余骑士则负责赶牛羊上路。

“寒少城主，我们就此别过。”她朝寒未颔首，“我

需要大鹰协助我，烦请少城主跟家兄说一声。”

“啊！”寒未像是有些意外，不过大鹰是凤族人，

他没立场留人。

“后会有期。”她朝他一拱手，将巾子重新覆住那

张教寒未痴迷的花容月貌后，像一只美丽的凤鸟般轻

盈地飞上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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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举手指挥等待她的一干属下，正准备出发时，

一阵迥异于风雷声响的异声突然响起，众人的目光几

乎是立刻集中向距离他们不远处的东南方树林。

一大队人马从林中蜂拥而出，寒未一见，脸色大

变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凤仪月一面命令船上的手下立刻开

船，一面命令大鹰将凤族骑士整编成突围的队形，边

向寒未发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！”就在寒未回答时，航

行在河面的船只变起仓卒，遭遇到来自水里的攻击。

“寒未！”在这种情况下，凤仪月理所当然地以为

这是寒未搞的鬼。毕竟寒家以善于水战闻名天下，也

只有他们才有本事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下，对自家制造

的船只展开攻击。

“公主别误会！”寒未边解释，边指挥部下应战。

父亲若有意攻击凤族人，绝不可能瞒着他进行。

是以寒未非常肯定，这些人绝非来自过邑。

凤仪月像是相信他的活，没有再多言语，将所有

的注意力集中在来袭的人马。

对方如潮水般自四面八方的草堆中冒出来，非独

是东南方的树林。显然敌人早就埋伏许久，连寒未都

未发现自己被人盯上。

凤仪月在见到船上的手下从容应付来袭的敌人，

驾驶船只破浪乘风急驶而去后，先放下了一半的心，

与大鹰指挥着其余的部众，边照看惊慌嘶叫的牛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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